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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摇摇摇摇
摇偷猎者的天堂

这次旅行的前途充满了艰险。但是哥哥哈尔已经员怨岁，
长成大人了，应该什么也不怕；而弟弟罗杰还太小，才员猿岁，
所以还不知道什么是“怕”。

小飞机越过月亮山，朝东南方向飞往扎沃，他们感到一

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扎沃是非洲最大的国家公园，这儿本来

应该是各种珍禽异兽的休养生息之地，而眼下这儿却成了充

满神秘、恐怖的杀戮场所。

一帮一帮的偷猎者在这里捕杀数以百计的大象、犀牛、

长颈鹿、河马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

什么叫偷猎者？在非洲，这就是指那些未取得许可证就

猎杀动物以获取它们的牙、角或其他值钱的部分，将这些东

西卖掉以获取暴利的强盗。

公园守备队队长克罗斯比无法制止这种杀戮行为，他的

公园守备队总共才有员园名队员，而国家公园是员圆愿园园平方公
里的丛林地带，员园个人如何看得过来？忧虑已经在克罗斯比
的前额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他现在正坐在驾驶员位置上，双

手握着操纵杆。飞机掠过维多利亚湖上空，这儿是尼罗河的

源头，当年斯坦利就是在这儿碰上利文斯顿①的，掠过广阔的

① 利文斯顿（员愿员猿—员愿苑猿）：英国传教士，曾独自深入非洲，正当人们得不到
他的消息以为他失踪的时候，英国探险家斯坦利（员愿源员—员怨园源）在维多利亚
湖附近发现了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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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出没的原野，飞越白雪皑皑的乞力马扎罗峰。克罗斯

比对这一切都极少留意，他心里正想着远方的那块土地

———血腥、恐怖、痛苦、死亡之地。

“这是一场战争，”他说，“一场我们处于下风的战

争，我们快输了。我们只有员园个人，以员园个人对付几百
个匪徒！我们刚把他们从一个地方赶走，他们立刻又在另

一个地方冒了出来。毫无办法！”

“你们的人当中有没有牺牲了的？”哈尔问。

“我们原来有圆圆名队员，已经有员圆个人被害。”
“是毒箭吗？”

“对。所有的偷猎者都是全副武装的———大多数带着

弓和毒箭，有一些带着长矛和丛林砍刀，还有的带着长

枪。我们有两个人被他们设下的机关夹住了，死得真惨

哪！一个月后我们才找到他们的骨头架子。”

“怎么是骨头架子？”

“就剩下了骨头架子。”

“我想，他们是渴死的，后来鬣狗把他们身上的肉啃

光了。”

“他们死得没那么舒服。鬣狗不会等你死了才上来。

你要还能反抗，它就怕你，可一旦它们发现你已经给夹住

了，它们就会一群全扑上来。那两个人是活活地被吃掉

的！”

想到那两个人慢慢地受着这种痛苦而死，哈尔不寒而

栗。罗杰也直发抖。他真有点后悔了，觉得当初就不该来

这里。

“你为什么认为是鬣狗，”哈尔问道，“而不是狮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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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子呢？”

“一般来说，狮子是好汉，它很少攻击别人，除非它

受到攻击。豹子不那么斯文，它在丝毫未受到刺激的情况

下也会攻击别的动物。可是豹子有一个怪习惯：它吃饱以

后要把剩下的部分衔到一棵树上藏起来，留作下一顿的美

餐，别的动物发现不了。豹子的力气非常大，完全可以把

一具尸体从夹子里拽出来带走，它甚至可以拉走两倍于它

身体重量的东西。但是那个地方没有发现这一类的事情。

因此，一定是鬣狗干的！也可能还有兀鹰，它们总是跟在

鬣狗的后边，把鬣狗吃剩的一古脑儿地全部吃掉。”

哈尔和罗杰面面相觑，探险的热情一下子凉了许多。

当克罗斯比飞临月亮山去请他们来帮忙的时候，他们对他

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同意了他的请求。因为这对他们来说

似乎是一次真正的探险的好机会，还可以从偷猎者手中挽

救那些濒临绝境的野生动物。另外，在某种意义上说，这

也是他们的工作的一部分。他们的父亲约翰·亨特从事野

生动物的买卖。他把野生动物卖给动物园，让它们在那里

得到精心的照顾，还可以给成千上万的人提供知识和娱

乐。他教导孩子们要热爱野生动物。在兄弟俩刚开始学习

捕捉野兽的探险中，总是他带着他们一道进行。要是野生

动物都给偷猎匪徒杀死了的话，那他们那些活捉的本领还

有什么用？

就这样，当他们与猿园个黑人队员一起在月亮山把一
伙偷猎匪徒从藏身处赶跑了之后，克罗斯比就来请他们帮

忙对付扎沃的偷猎匪徒。他们与纽约附近的动物农场的父

亲通了电话，征得他的同意。现在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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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承担了力不能及的事情。

克罗斯比猜到了他们的想法。

“我希望我没吓着你们。”他说。

“吓着了我们？当然不！”哈尔坚定地说。

“你们的人什么时候能到这里？”

“呃，顺着公路大约有员园园园公里，我们那些吉普和兰德
罗伏越野车都不是高速车，不过明天中午之前他们到得了这

里。”

“你们来帮我的忙，我真是感激不尽。”

“先别谢吧！你先看看我们能干些什么事吧———如果有事

的话。”

“到了，”克罗斯比指着雪山拐弯处过去的地方说，“那就

是扎沃！”

真是一派秀丽的景色，森林、草原、平缓的小山冈、银

色的河流、宁静的湖泊、明媚的阳光、朦胧的树影，明明是

个和平的乐园，谁会相信这块美丽的土地竟是野生动物的死

亡之谷。

罗杰叫了起来：“伙计，太美了！”他对美丽的景色有敏

锐的鉴赏力。他哥哥说得有点儿不一样：“看起来真有点儿像

仙境。”

“真是仙境，”克罗斯比说，“如果我们能赶走那些偷猎匪

徒的话。这儿本来会成为动物的安全的避难所、参观者的大

公园，而现在这儿是一个死亡的陷阱。你们看到河流变宽的

那个地方了吗？河在那儿几乎变成了湖。我们在那里有一个

水下观察室，可以走到水下的房间里，透过舷窗看到鳄鱼在

水中游泳，河马在水底行走。但是最近，偷猎者屠杀了几十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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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马，所以现在只能看到一大堆腐烂的尸体。这些腐烂的

尸体污染了河流，冒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一些小河马还活

着，饿得难受，它们拱着死去的妈妈要奶吃。这罪它们用

不着受很久———鳄鱼会把它们咬死吃掉。”

哈尔问道：“偷猎者把河马杀了又让它们腐烂掉，这

对他们到底有什么好处？”

“哈，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河马的脑袋被他

们砍走了———一个河马头值圆园园园美元，河马的皮也被一
条一条地剥掉了。”

“他们要河马皮做什么用？”

“做鞭子。河马皮很厚，他们把这些皮搁在阴凉处，

几个星期之后，阴干了的河马皮就硬得像木头似的。再把

这些皮锯成一根根的皮条，约怨米长，这可以用来做手
杖。但一般是用船运往南部非洲，布尔人①把一根根的皮

棍子的边缘修整齐，弄得像刀一样锋利，作鞭子用，他们

把这叫做‘斯牙母博克斯’。这种鞭子打在身上就跟刀子

割似的。牛很怕这种鞭子，当然，人也怕。如果一个老板

手里拿着根‘斯牙母博克斯’，你千万不要惹他，好多人

就是死在河马皮做成的鞭子之下的。”

“在我看来，这是地地道道的残忍。”哈尔说，“杀掉

一头河马，为的是得到一件杀人的工具。”

“这是一种卑鄙残忍的买卖，也是大买卖。当然，自

古以来就有偷猎的事，但在这之前还是小买卖。一个本地

人想弄点肉，就出去打死一只羚羊，但现在是有组织的大

① 布尔人：南部非洲荷兰移民的后裔。———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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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偷猎。他们现在想得到的不是晚饭的一盘肉，而是数

以百万计的美元。也不是这里那里一两个单独干的偷猎者，

现在是一支偷猎大军，由一个叫‘黑胡子’的家伙指挥的偷

猎大军。人们叫他黑胡子，因为他长着黑胡子，也因为他的

确像原来故事里头那个海盗黑胡子，只不过他抢的不是金银

财宝，而是象牙、象尾巴、角、皮等等，而且他的残忍和杀

性比起海盗黑胡子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谁是黑胡子？”

“我要知道就好了。他是个神秘的人，我认为他不是本地

土著居民，我们作过种种猜测，但总是不得要领。说不定你

们能揭开这个谜。我们曾经想过，会不会是蒙巴萨的某个商

人？我们知道那里有大量的河马头、象牙、犀牛角，值钱的

豹子皮、猎豹皮、猴子皮、大蟒皮，都是从蒙巴萨运往世界

各地去的。有人在从事这非法的买卖，大发横财。说不定不

是个商人，而可能是个军人，军人才知道如何管理这支偷猎

大军。这一切仅仅是猜测而已。他是谁？不知道。没抓住他

之前，这一切都还可能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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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毒摇箭

现在，飞机正朝着这块多事的乐土滑下去。这是一架

鹳式飞机———德国造的四人小飞机，双驾驶座———一根操

纵杆紧握在驾驶员克罗斯比队长的手里，另一根则在哈尔

的身前不停地动来动去，他坐的是副驾驶的位置。

哈尔很想握住另一根操纵杆，但他没有把握是否驾得

好这玩意儿。他曾经驾驶他父亲的“内伏恩”飞过长岛，

但那完全是另外一种玩意儿。你瞧，仪表板上每个仪表装

的好像都不是地方，而且用的都是“米”、“千米”、“摄

氏度”以及其他的欧洲符号，还是用的德文。另外，每一

架飞机驾驶起来都跟另一架不一样，这一架飞得稳稳当当

的像匹辕马，而另一架却颠簸得像一匹横冲直撞的野马。

他希望有一天能让他驾驶这架飞机，当然，他得在克罗斯

比的指导之下好好练习。

“那座尖尖的小山上，有一座亭子，那是公园守备的

瞭望哨。它的前部有一台望远镜，全天都有队员值班，搜

寻偷猎匪徒。”

“从那儿可以看多远？”

“不怎么远。几公里之内，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但

再远就被山冈和森林挡住了。要观察到整个员圆愿园园平方公
里的公园，就得设上百个这样的观察哨，就得有上百个哨

兵，这当然办不到。所以我们只好靠这个活动观察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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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指这架飞机？”

“是的。但只有我一个人会开，我又不能一天到晚老待在

天上———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我要是发现了偷猎匪徒并确

定了方位，就立刻飞回营地，把所有没出外勤的队员召集起

来，坐车赶往那个地方。如果只有一两个匪徒的话，我们也

许可以把他们抓起来；但如果是一大帮的话，我们能仅牺牲

一两个人，其他人活着返回营地就算幸运的了。喏，现在你

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营地了———就在瞭望哨的那一边。”

哈尔已经看到，愿公里之外，有一簇茅草盖的小屋，那就
是有名的凯坦尼狩猎旅店了。从欧洲和美国来的游客都要在

这儿待上几天，体验完全置身于野兽之中的惊险味儿。哈尔

发现整个营地（也就是旅店）周围既无围墙也无篱笆，他感

到十分惊奇。

“你们如何把野兽挡在营外？”

克罗斯比哈哈大笑：“我们不挡。我们不可能建起一堵足

够坚固或是足够高的墙。豹子和狮子一下就可以跃过一般的

墙头；大象可以推倒大树———它当然也就推得倒一堵墙；犀

牛对任何挡住它的路的东西都十分恼火，它会对着墙直冲过

去，把墙撞穿一个洞；野牛的脑袋硬得就像古代攻城用的攻

城槌，它们可以把载重卡车撞得稀巴烂。一群乱窜的野牛要

是心血来潮，想看看墙那边有些什么东西的话，它们可以轻

而易举地把墙撞垮。是的，墙毫无作用。至于篱笆，一夜之

间就给你踩个稀巴烂。”

“那么，你们让野兽一直进到营地里来？”

“对。它们白天很少来，但每天夜里都有野兽光临。我们

告诫客人们：日落之后就待在自己的小房里，千万不要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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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下散步。同时，晚上还要把窗户关好，不然豹子会爬进

来。大象会来找水喝，有一头狡猾的老家伙已经学会打开

园子里的水龙头———但它从来不费心再把龙头关上。它总

是痛饮一场之后就扬长而去，还得我去把龙头关上。”

罗杰锐利的目光一直在扫视着地面。

“说到篱笆，那一边好像有一道———左边，那会是什

么？”

队长朝左边看了一眼，立刻把飞机转了个向，直朝那

道看起来像道篱笆的东西飞去。

“你的眼神不错，”队长对罗杰说，“你可以当一名很

好的守备队员。那是一条陷阱线。”

“陷阱线？”

“偷猎匪徒设下的一个挨着一个、连成一气的陷阱。”

“但看上去像是一道栅栏或是树篱笆。”

“的确像。偷猎匪徒用一丛一丛的蒺藜堆成一道篱笆，

这一道似乎有圆公里长。但你们瞧，篱笆当中留着一个个
的空，在这每一个空的地方，他们就设下一个机关。”

“这是什么意思？”

“呃，比如说，你是只野兽，你来到这道篱笆跟前，

想过去，但篱笆太宽，跳不过去；你也不想钻过去，不想

让那些愿厘米长、尖利如针的刺扎在身上，所以你就沿着
篱笆跑，希望能找条路穿过去。你看到了一个洞口，于是

朝里钻，突然你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头穿过去了，可是

脖子却给铁丝死死地勒住了，你越使劲挣，它勒得越紧。

你挣扎，扭动着身子，铁丝就越勒越深，直到勒出血来，

被血腥味引来的食肉兽就会把你活生生地吃掉。”



员园摇摇摇

“如果我被吃掉，那偷猎者不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吗？”

“啊，不，他们会得到的。如果你是一头大象，他们要的

是你的牙，或许还要你的脚做成废纸篓，也可能还要你的尾

巴，好卖去当拂尘。其他野兽是不会吃这些部分的。这样，

野兽得一顿美餐，偷猎匪徒得其他部分，双方都心满意足。”

现在他们正朝着蒺藜篱笆急速下降。

“你想干什么？”哈尔问道。

“我想吓唬他们一下，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老巢已经被发

现了。有时候这样来一下也可以使他们滚蛋，当然，也可能

一点作用也没有。他们可能有很多人，他们也知道我们的人

少得可怜。但是他们不知道，明天，我们就要增加猿园个人了
———你们的人。我们明天到这儿来，全体出动，要出其不意，

打他们个灵魂出窍。嗯，现在我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陷

阱线。”

飞机往下滑了一点，篱笆的一端正好在飞机下方。兄弟

俩朝下一看，发现几乎每一个洞口都夹住了一只野兽。有的

静静地吊在那里，毫无声息；有的还在拼命挣扎，透过飞机

的轰鸣还可以听到它们的嘶叫声。成群的鬣狗、豺、野狗正

在大享口福。可以听得到鬣狗奇怪的“笑”声、野狗的狂吠、

豺的叫声，偶尔还会听到豹子和狮子的吼声。

为了让兄弟俩看得更清楚，队长把速度降到每小时缘园公
里，鹳式飞机放下襟翼后，以这种缓慢的速度可以飞得相当

好，虽然它平常的速度可达每小时圆猿园公里。
可以看到偷猎匪徒在树林里搭的临时小棚了，克罗斯比

从员缘米的空中仔细地审视着偷猎者的营地。 “比我想的要
大。”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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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树林里冲出了一群人，手里都拿着弓和梭镖，

一排镖和箭射向了小飞机。

如果这是一架普通的飞机，这些雨点般射在机身底部

的镖和箭一点用也没有，但鹳式飞机的机舱是一个密闭的

有机玻璃罩，舱罩在机身底部甚至还向内弯进少许，这是

为了方便机内人员，可以直接观察地面情况。这对于增大

能见度无疑是很理想的，但就是易于遭到地面炮火的攻

击。

克罗斯比的手握着操纵杆，因此他的肘部刚好搁在有

机玻璃罩的突出部上。突然，他轻轻地“哎哟”了一声，

手臂猛地朝里一缩。他把刚才外侧的手臂垂了下来，而改

用另一只手握着操纵杆，为的是不让哈尔看到那只手臂的

情况。他猛地加大油门，把飞机拉了起来，远远离开地面

的射击，然后拉平，直朝凯坦尼狩猎旅店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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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与死神赛跑

哈尔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坐在队长后面的罗杰看到

一支黑箭射中了队长手臂肘弯上去一点的地方，箭头射穿了

手臂，在另一侧露了出来。

“哈尔，你看！他的手臂⋯⋯”罗杰喊着。

哈尔朝前弯下身子，看到了队长想藏住的手臂及黑箭。

“现在还不要紧，”克罗斯比说，“关键是在我昏倒之前把

你们送到营地。”

“你认为这是毒箭？”

“可能。”

哈尔仔细地看着箭头，看看上边是否有黑色的胶状物，

那是用剧毒的木苷树熬出来的毒药。

“上面除了你的血之外，什么也看不到。”

“在箭头部分你是看不出什么东西来的，他们不把毒药敷

在那里。”

“为什么？”

“因为可能扎着他们自己，一个成天在丛林中跑来跑去的

人，背着一大筒毒箭，带毒的箭头朝上竖着，这对他们自己

和他们的伙伴都非常危险。”

“那他们把毒药涂在哪一部分呢？”

“箭杆，紧挨着箭头的地方。”

“那一部分正扎在你的手臂里，我们是否应该尽快把它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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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

“你够不着。”的确如此。前边的两个座位相隔几十

厘米，哈尔要够到队长受伤的靠外侧的手臂，就一定会妨

碍飞机的驾驶。

“我够得着，”罗杰说，“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哈尔想，箭头是带倒钩的，“不要朝后拔，试试先把

箭头折断，然后把箭杆拔出来。”

罗杰朝驾驶座的椅背上俯下身子，抓住箭头，拼命想

把它折断，但这木头非常硬。他使出了更大的劲儿，啪

———带倒钩的箭头终于断了。他累得满头大汗，双手沾满

了鲜血，还有点晕———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想到队长受

了多大的痛苦。克罗斯比一声不哼。

现在是手术中最疼的时候了，罗杰希望他的病人能少

受点罪，他估计猛一使劲就可以把箭杆拔出来。他双手紧

握箭杆，咬着牙，使劲往后一拽。箭杆卡得那么紧，连飞

机也给拽得摇晃起来，克罗斯比立刻把它控制住。

“一定是卡在骨头和肌肉之间了，”哈尔说，“再来一

下吧！”

罗杰以前曾有过想当外科医生的念头，现在他改变主

意了。只见他全身大汗淋漓，这倒不是因为肯尼亚这个国

家正在赤道上的缘故，而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动作会给队长

带来剜心般的疼痛。他再次用沾满血的双手紧握住箭杆，

使出全身的劲儿猛地一拉，不成功。

他把箭杆上下晃动，想把伤口弄大一点，他知道这一

定疼得要命，但没有别的办法。又拽了一次，箭杆终于被

拔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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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斯比队长张开了紧闭着的嘴。罗杰想，他一定会大

吼一声“你这个笨蛋”，然而队长却说道：“能干的孩子！”

“把箭杆给我！”哈尔接过箭杆，查看刚才扎在肉里的那

一段，透过血渍，他还是看到了一点黑色的胶状物体。

“我看就是那个东西。”

队长的吉凶如何？他可能活下去，也可能死掉。哈尔过

去曾经看到过非洲人炮制这种毒药。他们自己也怕得要死，

非常小心，一小点儿也不敢沾到身上。他们要到树林里熬煮，

而不在村子里———因为那样太危险了，毒液可能会溅到身上，

如果皮肤上有哪怕是一点点伤痕，即使只有针尖那么大，毒

药也会进入身体。

结果如何？这就得看毒药的药劲如何以及中毒的人身体

能忍受的程度如何。一个孩子几分钟之内就可能死掉，一个

妇女可能在被抬回村子的百余米的途中死去，而另一个可能

是圆园分钟以后才死。哈尔曾听说一个男人猿小时之后才死；
而另一个体格强健的人被敌对部落的人射中之后，昏迷了两

个小时又活过来了。

毒药新鲜与否，其药力也有区别。如果新鲜，那会立刻

见效；如果涂在箭上已经很多天，发干了，还蒙上灰尘，就

可能不那么致命。

克罗斯比队长倒在了操纵杆上，操纵杆被撞到了前边的

位置。顷刻之间，飞机急转成螺旋状，朝地面冲去。哈尔抓

住他前面的那根操纵杆，试图朝后拉，但拉不起来———队长

全身都压在了操纵杆上，他太重了。

地面以吓人的速度朝飞机扑来，哈尔大声喊着罗杰：“把

他拉起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